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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强晓玲

　　“这些都是王朴重外孙子张罗整修的！”
　　在河北蔚县涌泉庄老村娘娘庙附近，71岁的
王水老人指着一旁正在修建的古亭说。
　　王朴是清末民初时期蔚县的皮毛巨商，名震
张家口及京津和内蒙古一带。
　　“抗战时期，我的太姥爷王朴捐助过八路军，
也为 29军宋哲元部捐粮近 400大车……”作为王
朴的后人，这些故事汪永基和妹妹汪永晨从小就
耳熟能详。
　　 2017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工作人
员发现王朴庄园保存了大掌柜院落、缸坊院、祠堂
院等晚清至民国时期建筑 50余间。旧时张家口
一带多匪患。然而在涌泉庄村，老辈人说，王朴庄
园从未被匪患攻入过。据说为了防御，庄园内各
院落的墙头互相连通，各院之间也有门户相通，类
似于九连环套院。专家认为，这些建筑对研究晚
清至民国时期蔚县乃至张家口地区的古村落民居
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退休前，汪永基和妹妹汪永晨都是记者。如
今，一位是关注考古和人类学的研究者，一位是环
保活动人士。十几年前，兄妹俩第一次走进涌泉
庄，残破中，依稀领略了太姥爷家曾经的雄伟，也
被这里遗存的古院落、古城堡震撼。可惜建筑十
之七八已经损毁，堡门荡然无存，堡墙也只留下一
些残垣断壁。曾经的缸坊已经废弃，供奉王氏先
祖的祠堂年久失修残破不堪，门楣的牌匾不知去
向，周围垃圾成山，臭气熏天，堆积了几十年。
　　不论是从血脉基因、还是古建保护，汪氏兄妹
萌发了一种想法：“能不能做些什么？”

衰败的涌泉庄复活了

　　 2019年，已退休的汪氏兄妹，带着“做些什
么”的想法和办法，回到距北京 200多公里的涌
泉庄。
　　早在 2017年，村里的亲戚见汪氏兄妹常回
村，便用三万块钱买下了王家老院的破旧缸坊，修
缮后交给他们，“这就是咱家的房子，夏天热了就
来住住。”这里真的成了他们回村落脚的地方。
　　姥姥家破败的祠堂、院落让人心痛，但村里的
百年老戏台、张家口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古老影壁，
以及当地春节期间一系列民俗活动又让汪氏兄妹
欣喜。其中用熔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墙上的“打
树花”，是“富人放烟花，穷人打树花”的民俗社火，
在蔚县已经延续了 500多年。
　　“真的是太震撼了。”强烈的对比，让兄妹俩
有了帮助维修王家祠堂的设想。但千头万绪谈
何容易！正一筹莫展之际，他们接到了涌泉庄乡
党委书记丁永盛的电话，说：“王家祠堂我们来
修。”
　　“乡政府这么诚意支持，我们更要死命效力。”
2019年 4月，王家祠堂维修启动，仅现场垃圾就清
理出了几十车。与此同时，村口的“涌泉庄村”大
牌楼、文化广场按照设想开始修建，除兄妹两人的
个人投入，汪永基的朋友一次性就捐助了 3 0
万元。
　　王家故居和小院的修缮也在进行。村党支部
书记王海忠，论辈分是汪永基的老舅，他主持召集
了更多的王家后人，清理村里多年的垃圾山，改善
村居环境；恢复村里的古建、修缮村民公共文化活
动场所；植树造林，以村集体合作社的形式流转土
地发展果园种植及林下养鸡等新型农业发展
业态。
　　在王朴故居陈列馆里，除了王朴曾经用过的
旧物，汪永基捐赠了不少自己收藏多年的私物，添
置了古旧家具等。在图书馆里，一些专家学者捐
赠的图书不仅质量高，更有不少珍贵书籍，“那是
县图书馆都不一定有的宝贝。”汪永基说，图书馆
还没开放，已经吸引了县城里不少读书人“到此一
游”，这些设施将对所有村民免费开放和使用。
　　很快，村口竖起了“涌泉庄村”的大牌楼；建起
了小型文博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化休闲咖啡吧，
汪永晨还把家里的大钢琴搬到了咖啡吧；村里栽
种了 5万株连翘、海棠、银杏，点亮了村里最高的
通讯塔，请专家设计修建了戏水快乐渠；发动村民
清理村里堆了几十年的几座垃圾山，在房前屋后

撒籽种花；带孩子们成立“环保小卫士”，把村里的
垃圾捡拾了个遍；推动合作社种苹果，林下养鸡；
朋友捐建的 4座现代化公厕开工……
　　汪永基说，“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样本，让人们
看看新农村是个什么样。”
　　 2020年 1月 2日，农历腊八，兄妹俩在涌泉庄
村支起了 20多口大锅，腊八施粥和千人大宴轰动
了蔚县十里八乡，晚上的“打树花”更是引来了观
者无数。他们给村里的老人送上敬老的礼物，给
孩子们带来了图书、彩笔。不仅从北京请来了老
年模特队，还设置了惊喜不断的抽奖活动，手机、
自行车、粮油、日杂一下子凝聚了闭塞、沉闷了太
久的小村庄。
　　在 2020这个战疫之年，涌泉庄的村民继续投
入到“希望田野”的建设中。因为疫情，不少返乡
的年轻人发现曾经不堪的村庄越来越美，越来越
文艺范儿了，纷纷拿出手机拍抖音、发快手，短短
时间，涌泉庄村火了。

“肯定会多考几个大学生”

　　“画是开山斧，字是出笔虎。”
　　月色初上，咖啡吧里热闹非凡，涌泉庄孩子们
的书法课正在进行中。给孩子们授课的是来自北
京的大学教授李兴国，一位家学渊源的书法家。
　　“孩子们没有见过大书法家写字，所以兴致都
非常高。”看着孩子们聚精会神的样子，汪永晨非
常开心。
　　给孩子们上课的不只是李兴国。那几天，汪
永晨请了 6位教授来涌泉庄，给孩子讲课。培养
过很多著名电视、广播主持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系教授周小普，给孩子们讲播音，讲朗读，还指
导孩子们识谱、唱歌。研究非洲问题的刘青建教
授给孩子们讲“神秘的非洲”，研究美术设计的张

公教授给孩子们讲“绘画与欣赏”。
　　“这些内容对孩子们来说都是挑战。”汪永晨
说，“教授们渊博的知识，和他们的人生经历，因为
这个课堂，或许对孩子们的一生都会产生影响。”
　　回到涌泉庄村，汪永晨没想到自己成了“孩子
王”。多年从事公益环保事业的她以“走江河”著
称，现在回村了就张罗种树，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当
“环保小卫士”，除了在村里捡拾垃圾，更监督和带
动村民提高环保意识，提升文明素质。
　　对于环保，不少人领教了汪永晨的较真劲儿。
一次带孩子们捡垃圾时，看到有单位工作人员将
垃圾随意丢弃在公路边，她毫不客气地带着“小卫
士们”给他们上了一课。
　　除了带孩子们捡垃圾、去农田拔草、去快乐水
渠清污，兄妹俩更是想了很多办法，引导、激励孩
子们养成阅读习惯。暑假里，除了每天下午 4点
的“读书会”，汪永晨会带孩子们在规定的时间写
作文、画画、上朗诵课，甚至买了上万块钱的天文
望远镜跟孩子们一起观星象。
　　汪永基给孩子们购买了平衡车、轮滑鞋，不久
前添置的大型充气泳池、蹦床，让他们完成学习打
卡后便可以痛快地去“撒野”。而平日里孩子们的
各种书包、文具等礼物更是拿到手软，惹得不少外
村的孩子常会结伴来到涌泉庄村偷偷窥探一番。
　　看着一双儿女认真读书、放肆玩耍，村民刘明
感慨，“这些孩子里将来肯定会多考几个大学生。”
　　 10岁的赵俊岩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晚上八点一个教授来教我们书法，从仓颉造
字到应该记着的王羲之和颜真卿。讲完之后，教
授给我们答对问题的人都写了一幅毛笔字。我的
‘国粹’两个大字，旁边写的是俊岩小友惠存。写
完毛笔字后又给我们讲了印章的学问。
　　十点多我回家后，就想把它裱起来。
　　还有一件事让我很难忘，就是搭帐篷。今天

我们搭好之后，女生先钻进去玩了一会儿，我们
男生再进去。进去之后就有一股浓浓的脚味，
很臭。
　　总之，姨姨回来的这几天，天天我们都很快
乐。”
　　孩子们的快乐，也就是汪永晨的快乐。她
说，“回村最大的感慨就是看着这些孩子们的变
化，觉得是在做自己能做的事，真是幸福。”

参与乡村改造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43岁的刘明是村里出了名的能人。家里
十几台大型挖掘机和工程机械车都是他从二手
市场买回的废旧半成品。
　　这位初中都没读完的农民，凭着自己的钻
研和喜好，拆拆装装竟然成了大型机械工程车
专家。
　　在村里环境改造过程中，刘明没少出力。
　　跟随汪永晨一起入村的志愿者爱若清楚地
记得，不论是种树还是清理垃圾，开着挖掘机的
刘明自信而沉稳，每一个操作都行云流水，非常
洒脱。爱若说，“很多人不会想到，在外面干活，
他一天可是 1500元起价！”
　　对此，刘明说：“汪叔已经出得够多了，我们
做点没啥。”
　　在涌泉庄村，像刘明这样主动回来参与乡
村改造公益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以前逢年过节才回村一次”的生意人三
军，刚开始天天从县城回村，12岁的女儿成了
“环保小卫士”。后来，他索性带着一帮年轻人
回到村里，参与汪氏兄妹“新农村建设”。他说，
“汪老师去年回来做的这些事情，让年轻人看到
了希望，感觉我们村现在比城里还好呢。”
　　三军说自己如今也变得越来越平和了，“更

懂得了感恩和奉献，做为王朴的后人内心更多
了些荣耀和责任吧。”
　　村民对汪氏兄妹所做的事情越来越理解，
话语不多的他们，只要在村里看见老汪便会竖
起大拇指来。三军说，“以前你想在谁家门口
种棵树都很难，如今只要是汪老师需要，二话
不说，全力支持，村民们拿出最好的菜地给村
合作社发展果园养鸡，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事。”
　　之前村里修缮、种树、种植农作物等都是
60多岁以上的老人，按照工时，汪永基总会 50、
100元的支付他们薪酬，慢慢地，他们知道汪永
基是用自己的钱在给“咱们村”贴补，老人们再
也不伸手来要了。
　　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如今在王朴故居已经
设置了公益岗，负责种花、打扫、田间劳作，300
元的月收入让这些闲不住的老人特别知足。
　　“随着未来合作社收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还会增加更多。”汪永基说，如今每天故居游客
达上百人，未来在增加游览项目的同时，考虑适
当收费来维持运转。
　　“老舅”王海忠每天看着大自己一轮的汪永
基，身上揣个矿泉水瓶“天天喝着凉水”在村里
忙里忙外，满眼不安，“他已经是 67岁的人了，
真的是大公无私，真的是为了这个村。现在有
钱的人多了，我们村里也有，但没人想弄，况且
他们兄妹也没啥钱。”
　　隔三岔五走进变化着的涌泉庄村，丁永盛
喜不自禁，“我们最大的成就是把汪老师引回了
涌泉庄村，”这名年轻的基层干部总是以“别让
一个乡镇干部误了一个地方发展”来要求自己。
　　他说：“汪老师是‘先做人再做事’。每一次
都是他亲自去搬石头，栽树，拔草，这些也让我
们基层干部和村民很佩服，愿意跟着他去干，如
果我们每个乡村都有一个像汪老师这样与乡愁
关联的人，中国乡村何愁发展。”
　　在汪永基的鼓励下，刘明的“工业机械博物
馆”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他挠着头自信地说，
“拼个大型的‘变形金刚’不难。”
　　“首先要让村民产生自信，慢慢转化为自
觉。村子建好了，村民的自信就有了，年轻人愿
意回来了，村子就有了活力，脱贫是迟早的事！”
看着每天一点点往前推进的各种项目，汪永基
说，“未来当这一套完整的乡村文化体系修复完
整后，王朴故居的所有资产也将永远留在涌泉
庄村，留给全体村民。谁不想生活在一个漂亮
的村庄，过上耕读生活呢？”
　　 2020年 8月 12日，汪永基发了个朋友圈，
题目是“蔚县涌泉庄精准扶贫项目（第三批）”
　　项目显示：
　　 1.男女澡堂。淋浴，座便，水池，衣柜，洗
漱等。（30万元）
　　 2.五保户，孤寡老人，助养儿童，其他救助
儿童等贫困人员的免费用餐人员食堂。（20
万元）
　　 3.租赁修复个性民宿小院，20年至 30年
期，年底按收费比例分红。（5万元）
　　 4.帮村委会建种养殖大棚，年底扶贫分
红。（5万元）
　　……
　　随后，他在评论区写道“加倍藏品回报”，所
谓藏品是他这些年行走、收集的各种价值不菲
的“宝贝”。
　　清晨 5点 45分，涌泉庄村娘娘庙的小门已
经打开，69岁的赵一兵老人早已把小庙里上下
打扫一新，站在钟楼前不时地看着手机。去年
11月钟鼓楼修缮一新，村里便恢复了之前“晨
钟暮鼓”的仪式，早晚 6点各敲一次。
　　随着 6点整的报时声，老人虔诚地踏上钟
楼，奋力而神圣的敲响了面前的大钟……太行
山北麓这个平静而美好的小村庄在古老的钟铃
声中被轻轻唤醒，远处陆续有人骑着小电车驶
向旁边的公路，有老人拿着扫把走出家门开始
清扫院落周边。
　　“大爷，为什么敲了三十六下呀？”记者
问道。
　　“永基让敲三十六下，六六大顺，保佑我们
涌泉庄村平和安顺！”老人回道。

退 休 记 者 兄 妹 的“新 农 村 建 设”

左上：2020年 1月，汪永基在陆续修缮的王朴故居。     右上：汪永晨给孩子们讲村外的世界。

左下：城里的教授给孩子们传授音乐欣赏课。       右下：2020农历新年，涌泉庄村热闹非凡。▲


